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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荟荟

   AI时代，藏书的意义 □ 韦 力

谈薮

在日照遇见苏轼
□ 张克奇

跋跋履履

　　真是没想到，在日照，我竟然会遇到苏轼。我们相
遇的地点，是在五莲的九仙山上。
　　苏轼是个既让我膜拜又让我感到心疼的人，我在
他身上倾注了太多的情感。他在“身如不系之舟”般
颠沛流离的一生里所表现出来的“竹杖芒鞋轻胜马”
“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随缘洒脱，以及不为外物得失
所累的旷达个性，托举起了他生命的至高境界。
　　纵观苏轼的一生，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坎坷磨难
中度过，但是因为密州，因为马耳山、九仙山，使得
他的生命得到了很多温暖和慰藉。宋代熙宁七年
（1074年）十月，37岁的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
州，得以主政一方，一时意气风发、身心通明。当时
的密州，管辖今天的诸城、五莲、安丘、胶南等地，
地域也算辽阔。苏轼在这里抗洪灭蝗、赈贫救灾，久
藏于心的诸多抱负得以施展，深得民众拥戴。公务之
余，苏轼怀揣一颗激荡之心，经常在那片土地上策马
奔驰，亲山友水，把酒临风，活得既舒展又充实。
　　知州的两年时间里，苏轼曾不止一次来到九仙
山，每每沉醉不知归路，不仅留下了“九仙今已压京
东”的名句，还留下了不少印记。直到现在，这座山
上还清晰地留存着他的三处题字：一为题写于九仙山
西山峰摩崖上的“第一山”三个大字；二为题写在一
块巨大磐石上的“白鹤楼”三字，下款署“熙宁九年
九月轼”，三为距此不远的一块卧石上的“留月”二
字。对此清光绪《诸城县志》和清道光《诸城县续
志》等志书里均有明确记载。
　　驰骋、沐浴于山水之间，苏轼不禁豪情大发，乘
兴写下了著名的天下第一快词、苏轼豪放派诗风的开
山之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
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
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
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
西北望，射天狼。还有那首同样被广为传诵、经久不
衰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
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
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
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
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
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些诗词是不是写于九仙山已不得而知，但是里
面一定包含着九仙山的影子，包含着苏轼游走九仙山
的那份快意和飒爽，以及久酿于胸腹的百转千回。因
为对于苏轼来说，九仙山是一座永久矗立在他心里的
山，是他生命里的另一座“超然台”。宋代熙宁九年
（1076年）十月，苏轼被调往河中。临别之际，苏轼
对马耳山、九仙山作了最后的远望，并挥笔写下《江
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
天。晚云闲。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云雨
散，今夜里，月婵娟。小溪鸥鹭静联拳。去翩翩。点
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
柳下，矮槐前。
　　也许苏轼永远不会知道，在一次次通往九仙山的
路上，他不经意间就把文化的种子播撒，把文化的基因
注入了这片原本瘠薄的土地。在苏轼离开密州五百年
后，“拂衣而归”的丁惟宁隐居九仙山东麓的丁家楼子
村。丁惟宁于明代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中举人，次年
又高中进士，先后任直隶（今河北省）清苑知县，四川道
监察御史，巡抚直隶，明代万历十四年（1586年）督饷陕
西，授湖广郧襄兵备副使。次年因遭诬陷愤而辞官，回
到故里隐居九仙山，笔耕不辍，创作出一代奇书《金瓶
梅》，成为那个深藏不露的“兰陵笑笑生”。清代康熙四
年（1665年），其第五子丁耀亢因作《续金瓶梅》六十四回
被捕入狱，经友人全力营救才得以获释。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000 年、2013 年，第四届和第九届《金瓶梅》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日照五莲县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虽然直至今天对于《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依然
没有定论，但是能把两届研讨会放在五莲召开，已充分
说明业界对丁惟宁和《金瓶梅》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一
定程度的认可。光阴荏苒岁月长，总有扑朔迷离事。已
经默默矗立了四百余年的丁公石祠和仰止坊，应该最明
了这里面的真假虚实吧。
　　除了苏轼、丁惟宁，明清时期的王铎、苏京、阎毓秀
等历史人物也与日照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岚山区多岛
海景区里，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留下的被誉为“万里海
疆第一碑”的海上书。此碑始刻于清代顺治二年(1645
年)间，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古人在海边礁石上的石刻作
品。碑身东半部分竖书的“万斛明珠”“砥柱狂澜”
为王铎所撰；西半部分横书的“星河影动”“撼雪喷
云”为苏京题写，“撼雪喷云”下面的“难为水”三
字为阎毓秀手迹。王铎和苏京皆为明代进士，明亡后
皆归顺清朝，同为两朝重臣，又都擅长书法，成为挚
友。阎毓秀是清代武进士，曾任安东卫（即今天的日
照岚山区）守备（最高军事长官）。他们三人皆在宦
海沉沉浮浮，想必内心都有着复杂的千感万慨，甚至
难言之隐。涨潮时，碑身隐于海水之中；退潮时，碑
刻露于海滩之上。这涨退之间的隐与显，也一定暗含
着某种特别的隐喻。
　　面对这部海上书，我久久不肯离去。

　　       一
　　在一方小池中，碧清的水里悠游着一群
小鱼。阳光之下，鱼儿游动时鳞片闪动起太阳
的光辉，自在极了。
　　这鱼，这水，都非同一般。
　　在公园般秀美的淄博利民净化水有限公
司，我们随着水流了解这座工厂的运行状况。
这是一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收集处理周边几
个镇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后的水质，优于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A标
准，出水作为张相湖湿地公园的生态补水。
　　难以想象，眼前这群小鱼，居然是悠游在
处理后的再生水中。
　　不由想起我家乡的水——— 桃花溪四季流
水潺潺，源出于高山，山中植被密布，大树与灌
木丛构成万物生长的家园。小时，仍能爬上那
些高山。山中野果很多，八月炸、野山楂、野苹
果、野生猕猴桃都是山里孩子特别喜爱的美
物，而百合、栀子、杜鹃、红花檵木、白花檵木和
山茶花，数不尽的花朵，四时装扮山野的美丽。
至于动物们，更是山野的主人，野兔、小麂、野
猪、獾、蝴蝶、蜜蜂，总之，要细说山中的秘密，
恐怕一天一夜也说不完。
　　我喜欢南方的山野，喜欢自然之中的劳作
与生活。稻田里的晨昏冬夏，溪流边的雨雪春
秋，都有无尽的乐趣隐藏其间。只要俯下身来，
凝神注视，大自然的秘密就会慷慨地向你
敞开。
　　此时，我是置身于千里之外的北方。这里
以平原为主，没有高山，却有广袤无尽的沃野，
河流纵横的湿地也是万物共生的乐园。在张相
湖湿地公园，一汪一汪的湖面，碧波荡漾，水草
丰茂，白色鹭鸟、灰色鸳鸯出没于绿色的芦苇
荡，起起落落，悠然自得地觅食和嬉戏。河边柳
树下，有人在放风筝，有人在吹奏乐器。午后的
闲暇时分，困意袭来，有人还倚在树旁打盹。兴
许，在他的浅梦中，也会有不尽的鸟啼虫鸣，也
会有雨过的落花多少吧。
　　污水处理真是叫人赞叹的发明，那么多令
人掩鼻的污水滚滚进入，经过一道又一道看不
见的工艺，变澄澈了，无毒无害了。参观时，听
技术人员口中一个又一个数字，夹杂着“水解”

“絮凝”“沉淀”等词汇，脚步前行，只见水流越
来越清澈，心中忍不住赞叹起来。最后，在一张
桌子前，他拿起一个瓶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自
然地饮了一大口，然后告诉我们，这就是刚刚
净化出来的再生水！
　　这简直叫人震撼。
　　于是我相信，人与鱼与蝴蝶是一起的，不
过是一道出来玩，有时落在南方，有时落在北
方；有时落在高山，有时落在平原。我们呼吸同

样的空气，一饮一
啄亦是同样的水源。你看
见鱼儿，便也看见了自己。子非鱼，
子亦鱼也。
　　       二
　　施家崖村的“崖”，本地人读作“岩”。这个
小村庄人口不多，只有一百多户，四百多口人。
章丘的铁锅有名，而同属章丘的施家崖村，却
是做着“水中的事业”。
　　漫步村中的荷香生态园，见一口口藕田
中，小荷才露尖尖角。“再过两个月来看，荷花
盛开，到处都是看花人。”这是村支书的话。此
时，他扛一柄钓竿，带我们去田边感受田园之
趣。到了一口塘边，他在钓竿上挂上钓饵，一边
闲聊，一边抖动竹竿，不一会儿起竿，只见钓
绳上赫然挂着两只张牙舞爪的小龙虾。
　　藕虾套养，是施家崖村的新招牌。藕田
里养起小龙虾，藕也能卖钱，虾也能卖钱。
游客们来了村里，自己钓虾，既收获了乐
趣，又满足了食欲。这里养的小龙虾，是村
支书特意从微山湖运来的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淡水三宝”之一的微山湖青虾，色泽
红亮，肉质细嫩，营养丰富。从四月到十
月，小龙虾供应不断，从八月到第二年五
月，白莲藕则供不应求。一口藕塘，四季都
有收成，这事儿让人直呼想不到。不过，更
让人想不到的是，藕荷开花，连绵不断的
花，也吸引了大把游客。
　　不过，更让人赞叹的是，施家崖人还养
鱼，且养的不是一般的鱼。众人走进锦鲤产
业园，发现这里的池中，养着大小各异、花
色斑斓的各种锦鲤。这里的锦鲤也不论斤
卖，都是论条，且在网上拍卖。0元起拍，一
般能拍到两三千元一条，最贵的一条锦鲤曾
拍卖到二十多万元成交。
　　前两年写南宋题材的书，我知道在南宋
的德寿宫里，就有专门养鱼的池子。不过，
宋高宗养的是金鱼，全身红色，被称为火
鱼。正是因为宋代园林的发展，追求自然山
水的野趣，文人士大夫在园中挖池注水，借
水成景，又养起了色彩奇异的鱼儿，这才慢
慢有了美丽的金鱼，进而风靡天下。岳飞的
孙子岳珂，在他的《桯史》中写道：“今中
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鲤次
之……”后来锦鲤传入日本，经过日本人的人
工选育，慢慢发展出一百多个品种。因此，或许
我们也可以说，锦鲤的最初起源是在中国，而
且是与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紧密相关的。
　　锦鲤养殖发展到今天，已异于一般的农产
品概念，而应归属于文化产业了。锦鲤的养殖，
需要优质的水源，施家崖村已经有三家锦鲤企

业
，且不说
它了；每一条锦
鲤的花纹不同，颜色不
同，又都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在普通人眼里五彩斑斓的鱼，几乎
看不出什么差别，在锦鲤行家眼中，却有
严格的评定标准，有不同的审美等级——— 这才
是一篇大文章。
　　这也令我想起一句话，“满街都是看花
人”。看花人，与不看花的人，是不一样的；看锦
鲤的人，与看不见锦鲤之美的人，也是不一样
的。听说施家崖村还发展了“方家院”“大队部”

“竹轩院”等北方特色民宿，时常有城里的人来
度假。那么，游客们来做什么呢？现在，施家崖
人已经慢慢带人看花看锦鲤了，这真是一件意
味深长的事。
　　       三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
的入海口在东营，我们赴东营，也是为感受
黄河入海的壮阔恢宏与生物多样性之美。滚
滚河水携带大量泥沙，在入海口附近形成了
广袤的冲积平原，在黄河与渤海相汇的地
方，成为黄河三角洲的核心区域，也创造
了一个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
　　跟随讲解员孙彬酌的脚步，我们漫步
在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这位二十
三岁的年轻人之前在上海工作，学的是航
空专业。后来是被黄河口的生态资源与壮
美风光所吸引，决定回到土生土长的家乡
东营，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带领游客们领略这里的一切美好。小孙每
天会穿行在自然保护区的动植物之间，这
里的每一天，似乎都向他展露着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之美。
　　小孙带我们去看东方白鹳。它是世界
上最大的飞行鸟类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每年四月至十月，数千只东方白
鹳在黄河三角洲附近筑巢、产卵、育雏，
翩翩起舞。小孙常带游客们乘船前往岛
上，近距离观察这些高贵而优雅的生灵。
　　小孙说，他最热爱的就是鸟类科普乐
园了，以前，鸟类科普乐园还叫“鸟类救
助站”，里面住着一些受伤的鸟儿。在这
里，人们都知道大天鹅“小雪”的真实故
事——— 有一年在越冬途中，“小雪”负
伤，幸得黄河口鸟类饲养员老李的救助，

两
个 月
后 恢 复
健 康 。 此 后 ，
“小雪”再也没有离
开黄河口。如今十几年
过去了，“小雪”依然跟
老李形影不离。
　　此外，迁徙性鸟类青头潜
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
濒危物种，全球仅存150只至700只，近
几年也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频频逗留。它们似乎很享受这里的生态环
境，以水生植物和鱼虾贝类为食，能敏捷
地潜到四米深的水下觅食。
　　穿过百万亩摇曳的红柳树林，穿过绿
浪翻滚的芦苇荡，我们在海上廊桥感受大
河入海的磅礴气势。一低头，能看到水中
大小鱼儿游弋穿梭。我问小孙：黄河入海
口附近的鱼多吗？ 
　　小孙说，鱼很多啊，有鲤鱼、梭鱼、
鲻鱼、黑鲷等等，数不清，对了，还有刀
鱼。后来小孙告诉我，根据2015年版本的
《黄河鱼类志》统计数据，黄河入海口附
近大约有183种鱼类。
　　“最著名的，一定是黄河鲤鱼了！”
依靠着下游辽阔的水域，黄河鲤鱼长得异
常壮硕，野生的黄河鲤鱼外观也非常漂
亮，有金黄色的鳞片和红色的尾巴。
　　“保护自然，也是保护我们自己。东
方白鹳、黑天鹅、白鹤、野鸭、鹭鸟，一
百多种鸟类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园。”小
孙说，鸟儿们的选择，就是黄河三角洲生
态环境优良的最好佐证。鸟儿们为何而
来？正是人间好处，追鱼而来。
　　一条大河在奔腾万里终于投入大海的
怀抱之时，飞鸟与鱼，成为此时此刻，最
细致入微的故事讲述者。

　　如果以形式论，古人的藏书处主要是藏
书楼，今人则为书房，这种差异是多种原因造
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书籍的体量
问题。
　　中国古书字大行稀，平均来说，以半叶九
行十八字本居多（因为古籍单面印刷，中间有
版心，以版心对折形成AB两面，故古书的一叶
等于今日洋装书的两页），古书的开本大致相
当于洋装书的24开，一册古书大多分为两卷，
一卷一万多字，古书的半叶通常不足两百字，
而洋装书的一页大多在九百字以上，一册32开
本的洋装书以中等水平计约十几万字，若以24
开本计，则是二十几万字，因此，古书与今书比
起来，在同样字数下，体积要大十倍以上。
　　绿茶先生的《读书与藏书》里谈到了26家
书房的状况。以陈平原和夏晓虹两位老师的藏
书量为例，估计他们的总量至少在三万册，十
几年前我有幸参观过他们的书房，我是根据那
时的观感做出的估计，到如今他们书房的藏量
应该远远比这个约数要大得多。如果把3万册
洋装书换成线装书，我估计应该超过了五十
万卷。
　　要知道，在古代，有万卷藏书就已经是值
得标榜之事。古人说“丈夫拥书万卷”，在心态
上可以傲视王侯了，十万卷楼已然是清代藏书
家的顶尖成就，到民国时期，嘉业堂的藏书量
超过了五十万卷，这个成就已是那个时代私人
藏书量的天花板。
　　熟悉藏书史的朋友还会提到莫伯骥的“五
十万卷楼”，但问题是除了这个堂号之外，没人
见过他有这么大量的藏书，这正如吴兔床的

“千元十驾”，后人估计他所藏的元版书超不过
两百部，收藏千部元刻本不过是他的人生追求
目标。莫伯骥的情况是否如此呢？他在广州的
故居早被拆掉了，我曾参观过他在东莞的故
居，以那些房子的体量论，最多能放下十几万
卷书，而嘉业堂藏书楼至今傲然耸立，不算院
落，仅以书楼的面积计，至少就有几千平方米。
　　以此数论，陈、夏二师的藏书量不输于嘉
业堂，因此他们的藏书若放在古代，估计要买
下现住小区的几栋别墅才放得下。生产技术的
进步给人类带来太多的便利，现代印刷术使得
当今读书人有间书房基本就能满足一般需求。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今人的书房基本等同于古
代的藏书楼。
　　任何事情都要在同一条件下来谈论，比如
上面将藏书楼与书房做比较，其条件乃是拿实
体书来相较，否则游戏规则就不对了。比如有
人说，他的电脑或移动硬盘里面存着几百万部
书，这话我信，但他要说藏实物书远不如电子
书时尚新潮，我会貌似诚恳地一笑：的确，您好
好地藏着这些硬盘，太有价值了。夏虫可以语
冰乎？！
　　除去感情上的不接受，其实电子书在实用
上的确有许多便利，尤其是在搜索关键词方面
减少了许多翻书查找的时间，因此，对于大多
数读者而言，如果其藏书的目的是为了阅读，
而不是为了做某方面的研究，那么，多几块硬
盘就足够了，这要比买实体书经济得多，并且
更经济的地方是不用发愁多买几套房来装书。
　　有藏书之好者，无论古今，其智商平均值
都在中人之上，那为什么算不明白这么低段位

的经济账呢？很多人的藏书已经堆到了几无下
脚之地，但还是忍不住地买书，尤其是见到久
觅不得之本，定会毅然决然地将其买下携回，
这样的爱书人大多说过无数回要为书房减负
的豪言，但见到爱物时，就把这话忘得一干二
净，这才是钱包渐瘪终不悔。
　　人不是机器，实体人不是AI，人有情感活
动，但AI却是理性的，阿尔法狗能够打败围棋
世界冠军就是因为它没有情绪波动这个坏毛
病，同样，它也不会有人的那种精神胜利法，在
人看来，虽败犹荣：你赢了，你也不是人。
　　有一段时间元宇宙热闹了一阵子，在虚可
结连理枝，“我家左邻扎克伯格，右邻贝克汉
姆”，那份傲骄不输阿Q两碗黄酒下肚后的豪
言：与赵老爷原来是本家，细细排起来，他还比
秀才长三辈呢。也许在理念设计上有考虑不周
全的地方，总之，元宇宙没能由红到紫，那些花
大价钱买虚拟庄园的人，不知道能否脱手自己
的物业，当然，用一句“失败乃成功之母”来争
回面子，也不失为上策。
　　果然没多久，ChatGPT大火，热度远远盖
过了红极一时的元宇宙，听说微软公司已经把
元宇宙取消了，比尔·盖茨大量投资ChatGPT，
很多人认定这不是一轮新的割韭菜，各路大神
纷纷跟进，预言家们迅速激动了起来，继续老
调重弹地说一遍哪些行业会被淘汰，其中就包
括编辑出版。
　　按照这种说法，书的末日马上就要降临
了：真的如此吗？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还停留
在人类现有知识基础之上的总结，其实人类的
发展何尝不是如此，书籍乃是先民智慧的结

晶，后人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走得更远更
高。无论AI发展到什么程度，总是要在现有资
讯的基础之上，再萃取出更加高级的理念，无
论人类还是AI，总不能得渔忘筌吧？
　　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纸本书终究有被淘
汰的那一天，这就如同太阳终究会熄灭，不再
发光发热，但那个时代于今人何干呢？即便拿
进化论来说，人类历史不过是宇宙历史中的一
瞬间，等到太阳熄灭的那一天，人类早已找到
了新的栖息地，比如埃隆·马斯克已经预言50
年以后人类就可以登上火星了，更不用说几十
亿年后的事情了。
　　在已知的未来，我不认为纸本书会被电子
书取代，尽管公共图书馆的数量越来越多，检
索手段也越来越方便，但爱书人对纸本书的执
拗不会因为电子书的风行而终结。无论是藏是
用，在能够看到的未来，还会有很多酷爱实体
书的骨灰级发烧友。
　　从表面看，每家的书房不过都是书籍的摆
放和陈列，除了内容上的偏爱外，爱书人在书
房中所寄托的情感是局外人难以体味得到的。
　　有人说，书房是不可示人之地，但也正因
如此，增加了书房的神秘感，很多人都想以窥
私癖的心态到别人书房中一游，比如我就有这
样的怪癖。幸好在这个世上，有如此怪癖之人
还有不少，但限于条件，能够实践自己窥私愿
望的机会并不多，由一位懂书之人作为代表，
去了解，去观察，去访问书房主人，然后将之行
诸文字，再配上相应的照片，把这样的书出版
出来，这与过屠门而大嚼庶几近焉？

  动物献给夏天的花朵 □ 卢海娟

坊坊间间

　　夏花绚烂，夏天是植物的巅峰时代。同样，
夏天也是小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节。
　　在我们东北，动物的宝宝叫崽子。房梁上，
燕子的蛋已经孵化，几只丑丑弱弱的燕崽子每
天张个大嘴啾啾地叫，燕子妈妈整天飞来飞去
忙着觅食，也不知道从哪里捉了虫子回来，投
喂到那些张大的嘴巴中。燕子妈妈一回来，燕
崽子的叫声就格外迫切，“会叫的崽子有虫
吃”，小虫子的滋润让燕崽子飞速长大，用不了
多久，它们就长得文雅起来，也披上“燕尾服”。
　　刚出蛋壳的鸡崽子像小精灵，尖尖的小嘴
巴，豆粒一样又亮又圆的小眼睛，它们大都天
生就会走路，尽管有时脚步趔趄。那细小娇嫩
的脚爪，细弱纤柔的羽毛，让人看了就想捧在

手里亲吻呵护。小鸡叽叽叫着，一下子就把心
中所有的柔情叫醒。
　　鸭崽子更可爱，它们的绒毛奶黄奶黄
的，扁扁的金黄的嘴巴撒娇一样突兀，它们
出了蛋壳就可以吃拌了玉米面的蒲公英碎，
扁嘴巴在盘子里嘬，有时还要仰起脖子吞下
一口水。小孩子扑过去想把鸭崽子捧在手
心，母亲急忙呵斥了，鸭崽子也受了惊吓，
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圆圆的屁股扭来扭
去，并且嘤嘤地叫起来。
　　鹅崽子最笨，它们生来就白净高大，行
动迟缓。小孩子伸出手想去抓捕时，鸡崽鸭
崽都能躲开，唯有鹅崽蒙头转向，转眼就被
抓住。母亲急忙赶来，照着孩子的后背拍一

巴掌，一边拍一边说：“把你的臭爪子拿
开，这些小崽子最怕人的热手乱摸，一摸就
上火，活不长。”
　　家禽的小崽子们就像满院子行走的蓓蕾，
它们在炽热的阳光和可口的食物中飞速地长
大，就像花朵迎着太阳绽放，一天一个样。小鸡
崽长出翅膀和长尾巴了，母亲说那是在长“老
毛”，最先长老毛的都是小母鸡，它们大都褐色
带着花纹，也有的灰黄，母亲说，它们长大了就
是芦花鸡。
　　个高腿长一直光屁股的是公鸡蛋子，它们
争强好斗，整天挓挲个翅膀跑来跑去，这些又
跑又叫的花朵让母亲牵挂，也让母亲迷醉。
　　鸭崽子的绒毛渐渐被新长的白毛覆盖，它

们一见到水就兴奋地飞跑起来，嘎嘎叫着，扇
动短小的翅膀冲进水里，水在它们的翅膀上滑
落成颗颗珍珠，它们就像橡胶玩具一样漂浮在
水面，不时把扁嘴巴伸进水里，然后骄傲地仰
头吞下一条小鱼。
　　鹅崽子迈着模特的步伐在院子里踱步，慢
吞吞啃食一两簇稗子草。有时也像鸭崽子一样
冲进水里，却并不抓鱼，只是单纯为了洗澡
纳凉。
　　小公鸡的羽毛或者变成金黄或者变成红
缎子一样，小鸭子和小鹅浑身雪白，配上橘红
色的嘴巴和脚，小燕子长大了，开始跟着母亲
学习飞翔——— 这些活色生香的花朵，装点了草
屋泥院，也装点了我们童年的回忆。


